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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386催生的DOS高手
早在我小学五年级时，非常精

于技术又 fashion 的爸爸给我买了一
台 386DX40 的计算机，配置了 16M
内 存 、 512K 显 存 、 Trident 显 卡 、
210M 硬盘、鼠标和标准的 101 键键
盘，半年后这机器上又有了 Pana-
sonic 2倍速光驱，Sound Blaster 16位
声卡，以及一对音箱。现在的年轻人
看到这个清单肯定不知所云了吧？但
在当年，这已经是很牛×的配置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第一台计算
机。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托人从国外
带回来一台当年被称做“娃娃电脑”
的 Apple 进口货，还得借电视机作显
示器。

总之，我在小学五年级，拥有了
人生中第一台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电
脑。

其实开局还是不错的，我继承了
父亲乐于钻研技术的传统。很多媒体
的报道会让人误解为我精于电脑游
戏，其实不是。直到现
在 ，除 了 偶 尔 打 打
CS，我几乎就没怎么
完整地玩过一个电脑
游戏。

言归正传，于是
我从五年级开始，业
余时间除了写作业就
是摆弄电脑。还好，我
不爱打游戏（但我没
说我不爱玩儿），因此
即使坐在电脑前好几
个小时不挪窝儿，父
母也不太管我。当然
前提也是有的，就是
不能晚于11点睡觉，更不能不写作业
就玩电脑。

那会儿谁家有个计算机都是新
鲜事儿，更别说用得得心应手了。哥
们儿是个要面子的主儿，坚信如果掌
握了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是非常有利
于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得瑟的，在这种
厚颜无耻的虚荣心驱动下，我沉浸在
了计算机技术的海洋之中。

遥想当年，哥们儿对各种 DOS
命令了如指掌，在那个内存技术和虚
拟内存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如何使
高端内存和主内存足够运行流行的
游戏，是摆在每个想玩儿游戏的人面
前的难题，配置内存成为当年体现
DOS应用实力的重要一环。

凡是同学运行不了的游戏，在我
这儿，都能通过对 DOS 中 Config、各
种批处理文件以及对Himem.sys这个
变态文件的灵活配置来解决，所以虽
然我不爱玩游戏，却接触了很多游
戏，目的仅限于让它们运行起来好
在同龄人面前吹牛：我做到了。

遥想当年，能通过修改游戏数
值让角色无敌、不死，更是体现一个
电脑爱好者，特别是DOS专家之水准

的重要一环。如果哪个朋友对当年的
技 术 有 过 研 究 ，你 应 该 熟 悉 PC-
TOOLS、FPE、GB 这些工具。是的，我
确实可以让每一个经过我手的游戏
人物都做到无敌，改过的存盘文件都
实现无限的金币。这在修改器盛行的
当下的确不算什么，但相对十五六年
前的电脑游戏和 IT行业发展水平，哥
们儿也算个DOS高手了。

后来，为了让自己更无敌，我
开始钻研各种应用程序和与程序开
发相关的事情。当然，这分了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就是安装各种应用程
序。那个时候的 Windows 3.1 远没有
现在的Windows 7这么先进。于是我
就在不断的安装，不断的失败，不断
的格式化硬盘中成长起来。

我要感谢这个第一阶段，这
个阶段的我总结了大量计算机硬件
和软件的基础知识。实际上现如今
的电脑出点儿问题，也和当年差不

多 ， 只 不 过 计 算 机
操 作 系 统 强 大 的 桌
面 和 容 错 技 术 让 这
些 问 题 没 法 显 现 在
表 面 ， 而 当 年 ， 我
们 是 要 靠 不 断 地 重
复安装、修改配置文
件（远比现在修改注
册 表 麻 烦）、调 整 内
存实现的。搞不好哥
们儿还得用一下 De-
bug 来直接修改内存
骗过操作系统。总而
言之，经历了第一阶
段，我终于修炼到了

没有哥们儿装不上的程序，没有哥们
儿没用过的软件（虽然很多软件对我
根本没意义），没有哥们儿修不好的
电脑。因此，我确实曾经笑傲江湖，只
不过那会儿江湖不大。

第二阶段，当我发现游戏可以这
样被修改，而用 Debug 命令修改内存
可以骗过操作系统之后，我开始觉
得做自己的程序软件是条能让我

“一统江湖”的出路，当然，这里面
充满着各种意淫和口水。于是乎，
在我一位计算机老师（此老师确实
身手不凡，直到现在依然是航天系
统中一位享受国家津贴的技术天才
和专家）的精心帮助和培养下，我
从 Basic 语言开始学起，在经历了
Quick Basic、 Pascal、 C 等 蜕 变 之
后，在我从一个空瓶子发展到一瓶
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之后，我确信，
以彼时标准衡量，我已然成为了一
个编程高手。

然而俗话说得好，牛气过了头
往往成了傻瓜，此言是矣。

就在我的计算机水平
日新月异的同时，我的学
习成绩也每况愈下起来。 1

“是的，的确如此，”他用平淡
的声调回答，“这上面，陆地和海
景中还包含了许多小图画，有城市、
河流、森林、船只，甚至海上的怪兽。
它精致得让我想起十七世纪的珐琅
迷你人像。”

班递给她一个放大镜，指着某一
片海域：只见深蓝的海浪中，有一条
龙形生物高举昂着头，精心设计的龙
身上闪耀着珍珠般的光芒。“真是太
惊人了。”“的确，”他平静地说，“而且
这是中国近代首张最精确的世界地
图，年代应该在十五世纪初期。”

“你还有这张相片的拷贝吗？”
他从相本盒中抽出一张，“这张

给你。”
她把相片转了一圈，从其他角度

检视它。“十五世纪的地图，怎么会出
现在公元第一个千禧年的考古遗址
里？”

“这个遗址很靠近丝路，位于西
安的丝路起点就在附近。有好几百年
的时间，丝路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要
冲，所以我们经常会
在地表最上层找到属
于其他世纪的文物，”
他停了一下，“我们对
吐火罗人以外的知识
都不是很擅长，所以
是靠尸体来协助我们
测定地图的年代，以
及相关的背景知识。”

“尸体？”玛拉不
知道还有具尸体。

“没错，我们是
在尸体的残骸上找到
这张地图的，它被放
在一个保存得异常完
好的柚木盒里：除了地图之外，还有
另一个卷轴。你要看吗？”

玛拉不知道这个卷轴对失窃的
地图会有何帮助，不过她还是点点
头：“你是在墓穴里找到这具尸体的
吗？”

“不，我是在一个草草挖出来的
洞里找到的。他看起来像是被杀死
的。”

班掀起门帘好让玛拉进入帐篷。
她走进出奇繁忙的核心地带：两个穿
白色实验室外套、戴手套和口罩的男
人蹲在洞里，玛拉猜想旁边应该就是
古尸。帐篷后方还有更多穿戴类似的
人员，操作着一排吓人的科学仪器。
班竟然能在发现尸体后这么短的几
个礼拜里就安排好这一切！

班解释道，他的工作人员在他
发现尸体的坑道周围架起了帐篷，以
便就地检查并保护它不被风化。他们
必须移走柚木盒，因为它就放在尸体
的胸腔上，阻碍了他们进一步的研
究。也是因此他们才发现了那张地
图。

他邀请她上前细看。玛拉从坑道
边缘的扶手处望下去：这具穿戴整
齐、完好无缺的骷髅，保持着他死前

的姿态，除了一只手以外——它弯曲
在脸的前方，仿佛正在抵挡某人的攻
击。即使这具尸体的年代已经距今
将近六百年了，他的服装和姿态仍
给玛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受，她几
乎可以想象这可怜的男人临死前的
样子。

“你觉得他是制图师吗？”她小
声地问道。

班倒是一点也不忌讳，“黄和
我讨论过这个可能性，不过我十分
怀疑。他的服装很简朴，像是穷人
穿的长袍，而绘制地图的人应该受
过不错的教育，身份地位也较高。”

“那他有可能是信差吗？毕竟他
出现在丝路上。”

“有可能。不过他没有穿制服，
也不是任何与信差有关的行装，这
点很奇怪。”

班坚持带她去一个地方，那里
有全西安最好吃的饺子。他们花了
一个多小时才抵达小镇边界的临时
餐厅。

“谈谈你研究的
那些吐火罗人吧。”
玛拉要求。

班拿筷子夹了
一个饺子，放进嘴
里之后，一面咀嚼
一面问道：“你听过
塔里木盆地的木乃
伊吗？”

听 起 来 很 熟
悉，不过她却想不起
来，于是摇了摇头。

“1980年，中国
的考古学家来到塔
里 木 盆 地 的 南 边 ，

那是丝路外缘一片险恶的沙漠地
带，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墓穴，
里面是几具已有 3500 多年历史的尸
体。这些尸体甚至保存得比埃及的
木乃伊还要完好。尸体都身着色彩
鲜艳的服装，材料大部分是斜纹
布，或是像苏格兰裙的格纹。科学
家们把这些尸体运到乌鲁木齐的博
物馆，直到 1994 年某些杂志以封面
故事的形式刊出他们完整的相片，
大家才注意到这些尸体显然是白种
人，不是中国人或蒙古人，而且他
们都超过六英尺高。”

“那他们是谁？”她问道。
“其中一个可能是吐火罗人。吐

火罗人原本是欧洲的凯尔特族，后
来东迁到塔里木盆地，甚至更远的
地方。”

“史前的欧洲凯尔特人，就这么
一直往东走到亚洲吗？”玛拉怀疑地
问。

他似乎没听出来。“这是其中
一种可能。由于我的专长是研究吐
火罗人，所以 1990 年，我应邀到塔
里木盆地考察。考古遗址的
负责人想知道，这些木乃伊
究竟是不是吐火罗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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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诗友黄葵作品研讨会，下
榻的是海口一家五星级宾馆，这里
曾是博鳌论坛的会议中心，许多亚
洲国家的首脑都在这里入住过。
宾馆由一幢幢欧式风格的别墅建
筑群组成，墙体和屋面以白色为基
调，给人一种华贵高雅的感觉，整
个宾馆区无不弥漫着高贵的气息。

开心的是，我住的房间紧靠大
海，目测了一下，房间到海边的距
离，超不过 20 米。打开窗子，不但
能沐浴到湿润的海风，还能听到由
远而近的涛声，这是最最让我激动
的事啦。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
从未见过大海，更别说零距离亲近
大海了，只在文字中、图片上、影视
镜头里，阅读过大海，感受过大
海。生命中亲近大海、触摸大海，
让大海的浪花亲吻、轻咬脚趾的经
历，是我一直的向往。

入住的第一个晚上，激动不
已，难以自制。我一向自认为自己
自控能力很强，很少有什么事能让
我激动、冲动。首先打开窗户，把
靠窗的藤条躺椅尽可能地向窗口
挪近，这样就可以躺着近窗听海，
把海听进心里，把涛听进魂里，把
浪融进骨肉里。足不出户，就能吹
到海风，听到涛声，真的难以言说
当时的心境。这得感谢诗友黄葵，

是他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
兴奋模糊了时差概念。清晨，

早早起床，海边的人赶海忙，捡拾
被海浪冲上沙滩搁浅的小鱼及贝
壳之类的海鲜。而我却忙着观海、
看海，向大海发出由衷的问候及感
叹。走到海边，沿着海岸线左右望
去，赶海的人还真多呢。沙滩上留
下了一行行赶海者的脚印，他们比
我起得早多了，一些人已带着收获
的满意离去，一些人还在继续搜寻
着，不放过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
喜。三三两两的游人多起来了，从
衣着上能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几乎
都是入住在此的房客，或者是参会
者。我脱了鞋子，放在草坪上，走
到沙滩上，捡拾别人遗漏或者看不
上眼的贝壳。这些遗漏被我视若
珍宝，每捡一个都要细细把玩一
番，才肯装入衣袋，沿着海边漫步，
竟也捡拾了不少小宝贝呢。不知
不觉，海水打湿了裤脚，竟没发
现。正在为自己的收获得意呢，忽
然远方传来隆隆的响声，势如闷
雷，抬头观天，竟无一丝云彩，哪来
的雷声呢？天空落在水中，上下比
赛着蓝。眺望远方，发现海天一线
的尽头，突兀地竖起了一堵堵高高
的水墙，墙上绽开着洁白的浪花，
啊，原来是海浪。

顷刻间，山头似的海浪排空跃
起，一排排，一座座向海边涌来，大
有排山倒海之势，一波波向岸边压
来，隆隆的响声就发自波涛，滚滚
而来。看着越来越近的波涛，听着
越来越响的声音，我们赶紧往岸边
躲，担心被巨浪击倒或卷走。波涛
像一堵堵高墙轰然倒向沙滩上，砸
得雪白的浪花四溅纷飞，稍微的平
静之后，后面的巨浪就紧跟着冲上
来了，巨大的涛声震耳欲聋，让人
感到整个世界都在震动和轰鸣。
海水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啊，大地
在微微颤抖，耳畔回荡着轰鸣声。
我禁不住拨通了远在大漠边疆的
朋友的电话，对着涛声让对方猜猜
是什么声音。当我告诉朋友在海
边，这是大海的涛声时，朋友也兴
奋地问：真的吗？这就是涛声吗？
太好了，像打雷呢，真羡慕你啊，我
也没见过大海，能一个人在海边听
听涛声会让人感到兴奋和快乐的，
你好好享受海风海浪的美景啊，别
辜负了这么好的机会，也别忘了多
拍些照片带回来哦。我不再说话，
只把手机长时间对着大海，让朋友
倾听涛声，感受大海。

那个早晨，由于海景，贝壳，涛
声，我沿着沙滩走了很远，看见了
船和码头。船在海上行驶，速度比
我想象的慢，感觉像蜗牛爬，半天
不动一下，海水的阻力太大了，行船毕
竟不像在陆地上行车那么轻快。

离住处很远了，往回走时一看
表，已过了早餐时间。于是匆忙往
回赶，不然，开会要迟到了呢。

前几天，去了一位朋友的
新居。那是一套 100 多平方米
的房子，敞亮的客厅里简单摆
放着旧的柜子和沙发，布艺沙
发的花纹是暗色调的，茶几上
放着几只样式不一的水杯，窗
帘倒是新裁的，一块印着艳俗
花朵的花布被阳光映出了离奇
的色调。整个房间没有被精心
布置的温馨和舒适，好像将就
着住进了租来的房子。为什么

不好好布置一下？比如，摆两
盆花儿？朋友眉头皱了起来：

“哪有心情啊？为了买这房
子，几年的积蓄用光了，还贷
了款。现在生活上处处节约，

家具用原来的，地板砖买低价
位的，暑假里也没给孩子报特
长班。搬来后我很少串门，看
人家房子装修得有风格有情
调 ， 而 我 家 像 是 茅 屋 瓦 窑
……”她唠叨着，丝毫见不到
迁入新居的幸福和喜悦，我的
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难道生
活的负压，如此残酷地驱散了
应有的欢乐？

我想起在报纸上看到的一
篇文章，一位成功人士回忆他
的童年：由于家境贫困，家
里常常是窝头咸菜，上顿土
豆丝下顿土豆片儿，就算有
点儿肉也是放在一大锅白菜
里煮。那时，父母天天愁眉
苦脸地为生活忧虑。他也因
此不敢奢求家人的笑脸，不
敢要玩具，甚至不敢对商店
橱窗里的美食瞅上一眼。他
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土豆
加白菜加上一个没有笑容的
家。虽然长大后他有了丰厚的
收入，可以随心所欲用金钱去
满足需求，却再也补偿不了那
个不快乐的童年经历。

清 贫 的 生 活 底 色 和 背
景，让人体味不到环境的雅
致和食物的香甜，压抑了享
受美好生活的欲望，让人陷
入了忧郁和自卑。如果有许
多钱让他们脱离清贫，是否
会快乐起来呢？不会。至少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忽然我意

识到这种想法似乎缺少了同情
和怜悯。是麻木，还是迟钝？
我只是感到，他们一味地抱
怨、无奈和不满，心里缺乏对
生活的热爱，即使生活富足也
难以感到快乐和幸福，他们需
要的是一种思想习惯和生活理
念的改变。

在我出生的上世纪 70 年
代，许多家庭生活也多是清
苦 的 。 那 时 父 亲 在 外 地 工
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
在乡下生活。放学后，提着
篮子下地拔猪草，晚上围坐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作业，
清晨上学时啃几块焙焦的馍
片儿。母亲手巧，在缺衣少
粮的境况下，尽可能地使我
们的日子变得丰富，印象中
我是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长
大的，可我的衣领和裤脚被
母亲绣上好看的花朵；家里
不见肉和鸡蛋的饭菜，却总
是 变 着 花 样 ， 初 春 的 蒸 槐
花，夏天的红薯叶，秋天的
野蘑菇让我们尝到田野的清
香，我们下河摸鱼，用卖鸡
蛋的钱买书看。在田野玩耍
的时候，纯朴的乡亲们教我
认识了几十种野菜和野生药
材……点点滴滴的快乐盛满
了我的童年回忆。清贫的底
色和背景不一定要金钱去改
变，但对生活的热爱可以改变
我们的心情。

而我的一位女友，她的家
几乎是我们放松心灵的驿站。
夏天去，她请我们坐在阳台
上，看外面喧闹的街景，喝着
玻璃杯里香气袅袅的热茶，聊
着生活的忧喜悲欢；冬天，我
们会在她温暖的小屋里，围炉
夜话，吃香喷喷的烤花生烤红
薯，尝她亲手包的白菜馅儿饺
子；春天里，阳台上摆满了瓦
盆，盆里是生机盎然的花草，
这是一叶兰，那是含羞草……
她会欣喜地给我们细数新发了
几粒叶芽。她送朋友的漂亮披
肩是自己亲手织的，儿子考了
所好大学，她用积攒的稿费买
了笔记本送他。而离婚独居多
年的她，至今住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房子里，冬天没暖
气，夏天没空调，我发现，她
家阳台的水泥台，已被她擦出
柔润的光泽。她是朋友中最有
生活情趣也生活得很有品位的
一个人，她发表在许多报刊上
的文字，尽是对美好生活的感
悟和赞叹。

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只是因为我们过多地注重了生
活的物质方面，而淡忘了对它
的热爱，其实热爱生活本身就
是产生幸福和快乐的源泉。是
患得患失的心态驱散了这种美
好，是对生活的无奈和不满远
离了这种美好，是忧郁和自卑
打破了这种美好。也许我们一
生都与富贵无缘，但再清苦的
日子也不妨碍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只要你心怀这种热爱，清
贫的日子就像茶，在恬淡的心
境中，释放出一缕缕清苦的芳
香来。

故乡春来归（国画） 向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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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泽
科

执著

石头缝里
总是会长一些小草
石头破了
天
却不一定真的知道

黄土地上
有多少脚印在寻找着落脚
风儿累了
云
却依然在飘

人海里

漂浮着多少欲望的水泡
希望灭了
灯
却又一次又一次地点着

打工者之歌

走出老屋，迈过篱笆
背起行囊闯天下
东边种草，西边育花
盖起高楼和大厦
哥儿们，进城务工叫做打
去年北上，今年南下
风风雨雨不算啥
苦中也有乐，甜中也有辣

走出老屋，迈过篱笆
拎起包儿就出发
南方看老人，北方带娃娃
织出棉衣和彩霞
姐妹们，进城务工叫做打
秋到冬，春到夏
风风雨雨不算啥
心中有个梦，梦中有个家

眼花了

不知不觉戴上了花镜
人老了
便隔着镜片审视人生

绿不一定是绿
红不一定是红
而笑
也不一定就是舒心的表情

复杂了
这世界
蒙蔽的往往就是眼睛

巷子里，一只流浪的狗在叫

生活好了，院子里
便种一些花草
看上去虽也碧绿，却难免有点
凭吊的味道都市
可供草籽们落脚的地方
越来越少

一幢幢高楼，小孩子似的
比试着谁高
你挤我扛
竟挡了小鸟回家的道
从这棵树到那棵树
从那棵树到这棵树

从姑家到舅家
从舅家到姑家
小鸟
硬是要多翻几座山
过几座桥

那么多的窗户
并不是说城里人
心眼就少
酷暑难耐的时候
他们会躲在有空调的房子里
进行冷思考
有小风吹凉的人
一定觉得
光膀子可笑

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的时候
谁会在意
巷子里，一只流浪的狗
在叫……

故事发端于22年前的
圣诞夜，这一夜成为了后来
一切事件的根源，决定了所
有人的命运，几十年间缠绕
不去。

19岁的大学生丹青那
晚举办舞会，舞会上他邂逅
了性格张扬、特立独行的斯
佳，美好的青春萌动中，他
们彼此钟情、灵肉与共，但
悲剧就此滋生——“严打”
的年代将他们的行为定调
成现行流氓罪，丹青的生命

永远定格
在 了 19
岁。

然而
这才只是

悲剧的开始，往事如同黑色
面纱，依然年轻的斯佳余生
皆在阴霾中度过，她飘零与
沉沦，她如此渴望爱，或者
被爱，可她终其一生，都摆
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她才是
时代真正的祭品。

瞬间风月，永生伤痛。
22 年，一个女人的灵肉流
亡，一个时代的悲情备忘。

《此情无法投递》，一
封饱含悲怆伤痛之泪、却永
远无法投送的情书。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
九，南宋投降派代表、两任宰相秦
桧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
名将、清远军节度使岳飞，成为死
有余辜的千古罪臣。人们义愤填
膺，采用种种方式讽刺他、咒骂
他，“火烧秦桧”活动为其中之一。

巩义市回郭镇东北两公里北
罗村金平街三角堂附近村民也举
办“火烧秦桧”活动，至今已有
600 年历史。这里为传统庙会，
农历正月十五开始，正月十九结

束，为期 5 天，
本 地 及 登 封
市、偃师市赶
会者甚众。据
悉，庙会已被
郑州市列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北罗村正
准备将秦桧及秦桧妻子（人称长
舌妇）王氏铸成铜像，跪倒在岳飞
面前，并筹备申报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

无独有偶。南宋至民国年
间，南阳百姓每逢农历正月十五，
都要在南阳城区龙亭门、石婆庙
门、小关帝庙门前举办“火烧秦
桧”活动。他们将尿罐比作秦桧
头，将破瓦缸比作秦桧身子，用泥
巴、麦秸（或稻草）扎成秦桧两只

胳膊、两条腿，在尿罐上钻7个窟
窿（比作秦桧的耳朵、眼睛、鼻子、
嘴），在瓦缸底部打个洞（比作秦
桧的屁股眼），整体呈袒胸露腹、
蓬头垢面、反绑跪地、沮丧求饶
状。随后在洞里放上木炭，点燃
后用扇子扇，秦桧“七窍”就会窜
出股股绿色火苗，从而博得四周
阵阵怒骂声。最后人们抡拳、顿
足、泼水、吐唾沫、投砖头、用弹弓
打、用棍子夯、用鞭子抽，直到秦
桧粉身碎骨为快。

同样，在开封市南20公里朱
仙镇岳飞庙，“火烧秦桧”已成习
俗传承下来。每年正月十四至十
六，人们争相用砖石砌成秦桧模
样，堆柴焚烧，以解心头大恨。

南海听涛南海听涛
曲曲 近近

王占营的诗王占营的诗

火烧秦桧火烧秦桧
刘文泽刘文泽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总是美好的
田双伶田双伶

《此情无法投递》《此情无法投递》
尚尚 蕾蕾


